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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投来散文（含游记）、
小小说等纯文学作品。字数原
则上不超过 1500 字，标题注明

“散文”或“游记”或“小小说”。
作品须为原创首发、独家向“浣
花溪”专栏投稿，禁止抄袭、一
稿多投，更禁止将已公开发表

的作品投过来。作者可以将自
我简介、照片附加在稿件中。邮
件中不要用附件，直接将文字发
过来即可。作者信息包括银行
卡户名、开户行及网点的详细准
确信息、卡号、身份证号码、电
话号码。

“浣花溪”征稿启事

大漠啸西风
□杨智国

青海湖遐想
□北冰

浅秋，我去青海湖。落脚西宁市，

租一辆小车，准备第二天自驾前往。

翌日清晨，天空飘起雨，细密的

雨线缠得我心里多了几分烦闷。下

一步的行程已经安排，只好聊以自

慰，既然来了，那就前往，看一看不一

样的青海湖。

路上，高原的雨景送来意外惊喜，

把离我而去的愉悦又拽了回来。苍茫

大地拉开神秘的帷幕，公路指向远方，

像乐队银色的指挥棒，在天地之间舞

动，画出一道优美的五线谱。激情的

晨雨伸出纤长的手指，敲击着旷野粗

糙的琴键，弹奏着古老的旋律。连着

天边的绿草，踏乐劲舞，神采飞扬。车

窗外，路过零星的黑牛毛帐篷，奔跑的

马群，悠闲的牛羊。远山被唤醒，撩开

雨帘，亮出雄健的身姿。

我放慢车速，轻轻地开启车窗，看

着，听着，嗅着，任由雨丝飘入车内，带

来花的芬芳，草的甘甜，山的清爽，透

过衣衫，濡润体肤，留在心田。

雨懂我来这里的心思，汽车快

到青海湖时，它悄悄收起脚步，躲入

云中。

低沉的浓云伸着懒腰，打着哈欠，

跟在雨的身后缓缓离去。卷起的云幔

下，晨雨沐浴过的青海湖，清新地飘入

我的眼帘。

我将车停在通向湖边的小路口，

热情的小路拉着我的手向青海湖走

去。奔放的针茅草在路边拽着我的衣

襟，留我驻足欣赏它迷人的风姿。好

客的牦牛、马儿、羊群和我打着招呼，

送来暖心的问候。我顾不得这些，仿

佛梦游一般，心中唯有那一片圣洁的

色彩，疾步前行，把小路甩到了身后。

近了，近了，能闻到青海湖清新的

气息，看清她恬静的姣容。

湖水清清，涟漪搭起晶莹的舞

台，波涛奏响欢快的乐章。刚刚散去

的云团，换一身洁白的纱裙回来，携

手天空的蓝色，邀上青海湖的邻居

——南山、大通山、日月山和橡皮

山，踏着涌动的湛蓝轻舞，时而独自

广袖长舒、婀娜婆娑，时而相拥蓝天

轻盈摇曳、妩媚生姿，时而牵手群山

翩翩跹跹、风韵优雅。轻风掠过，微

波荡漾，柔美的白云多了几分妖娆，

冷峻的山脉也变得温情，青青的湖色

越发浪漫。斑头雁、棕头鸥、渔鸥、

鸬鹚……欲在此筑巢栖息，飞落时溅

起的水花，告诉它们那是倒映湖中的

景致。

我的心醉了，我的情动了。蹲下

身子，贴近湖面，凝视着她清澈的眸

子，喃喃低语：我愿陪伴你，饮露餐风，

伴涛而眠，昼看白云，夜数繁星，随牛

羊同歌，听骏马嘶鸣，闻针茅草清香，

嗅油菜花芬芳，你我两相望，不负悠然

时光。

青海湖告诉我，闲适安逸不是生

活的所有，岁月静好留不住追逐的脚

步。我唤一声青海湖，她笑了，给我讲

起那段古老的故事。

20万年前的青海湖是一个淡水

湖，每年流向东南汇入黄河。后来，周

边隆起山地，一年又一年，气候变干，

一湖的淡水逐渐变成咸水，唯有那片

青色亘古未改。

说罢，她挥手与我一簇水花：捎给

黄河，转告他，青海湖的梦在高原。

我猜想，也许是对高原的真情依

恋，才是她留下的真正缘由。也许是

对大海的太过向往，让远离大海的她

有了海的颜色和味道。

我缓缓起身，把她的托付装入心

里，与油然而生的敬意放在一起。

离别时，我登上青海湖旁的南山，

远方，水天一色，山水相依。

陕西榆林建置始于春秋战国，兴

于明清，明朝九边重镇“延绥镇“（又

称榆林镇）驻地。明朝万历年间，在

纷乱的战火中，这里曾撑起延绥乃至

大明王朝北方的天。“两守孤城，千秋

忠勇。”康熙皇帝曾为陕西榆林古城

写下这八个字。

数九寒冬，大雪初霁的榆林城

头，任凭凛冽的风凌乱我的头发。轻

抚着斑驳的砖石，抬头凝望，是魁星

楼，佝偻着它残缺的身躯……

掀开历史大幕的一角，有耀眼的

光芒在闪动。历史中，一群桀骜不驯

的将士，披坚执锐，带着硝烟向我们

走来。

这是一群怎样的人啊，在陕北的

土地上，有如一棵棵大树，顽强生长，

守望一方。慢慢地，枝条和根杈坚毅

地伸过黄河，伸向山西、伸入京畿，直

至遥远的辽东辽西，扎下根，荫护着

人们。

我们的先辈，延绥、榆林、榆阳的

人们，听惯了征战沙场的“说书古

朝”，看惯了热血在刀枪间迸溅的厮

杀。耳濡目染，彪悍之风、尚武之气

就在胸间升腾，立志尚勇，也就自然成

了他们的追求和向往。

一人出，众人捧，二人出，众人

举，养成了这块土地上的热血男儿效

命疆场、驰骋边塞的人格秉性和将门

家风。

直到有一天，黯淡了刀光剑影，远

去了鼓角铮鸣。簪缨阀阅、一世传奇，

多少鲜活的生命随着王朝的没落黯然

逝去，承载过无上功名荣耀的祠寺已

然落寞沉寂，抬头望，只见魁星楼那残

缺的、佝偻着的身影。

时光蹉跎，古老的城池重获新

生。它幸存的枝枝桠桠，在广袤的田

野里生根、萌发。依然有料峭的风，

依然漫卷着一些尘沙。嫩叶儿探出

头，花儿露出脸，哦，又是春天了。散

落荒原的种子，风沙吹过，野火烧过，

但却顽强地在那里萌发、展露着

生机。

如今，人们安享着恬静和平的生

活。和煦的阳光如母亲的怀抱，软软

的、暖暖的。广场上，有白发翁媪惬

意的舞姿；草坪上，有垂髫童儿无邪

的笑声。这是寻常百姓的希冀，这是

国家民族的福祉，还有那坚韧传承的

大漠雄风。

抵达西安那天，夜幕方落，下着

小雨。这一趟旅程，我蓄谋已久。

我搭着之前乘过的巴士进城。

在钟楼附近下车时，有点分不清方

位，因为周边是一个圆环，连接东西

南北方。但看见灯火明灿的钟楼，心

是踏实的，因为知道已经抵达了西安

城的中心。

再回来，如梦一场。我用“回

来”，是因为对这座城市怀着文化历

史的归属感，或着说是一种情怀。

此地不以细致柔软为主色，不以

晓风残月为雅意。自古以来，它尚

武，秦川八百里，出了多位名将，阳刚

之气胜于阴柔之气。同时它还有着

开阔的胸襟，兼容了多样文化，如此

造就了汉唐盛世。

于我而言，有些城市，一生只会

去一次，但西安不是。让我流连的，

是它的古老，它曾有的辉煌与绚丽，

甚至战乱与破败。但不论此城际遇

如何，依然无损它凛然屹立三千年。

而那走过沧海桑田的旧地名“长安”，

更是最美的中文字，因为蕴含着一种

纯粹到无法再纯粹的祝愿。此外，还

有这里的民风人情。

兴许是邻近黄土高原，城里的人

总带着点拙朴的气质。人们衣衫朴

素，女子妆容也不走时下流行的韩风

路线。他们看起来不苟言笑，说起话

来也是不修饰的大大咧咧，但只要问

对方问题，他们恨不得将所知道的都

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这么说，是因为我遇到过。

一天下午3点多，我还没吃午饭，

走进巷里一间只卖岐山臊子面的小

店。这个时间，店里没有客人。老板

六七十岁，在桌前挑捡着韭菜。他一

根一根，仔仔细细地挑着。我点了一

碗面。老板听完默默地到后厨房煮

面，趁着煮面的空档，他走出来拿着

方才挑好的那盆韭菜进去淘洗。几

分钟后，老板端来面，又坐回原来的

位置继续挑着菜。整个过程没有表

情，没有说话。

那一刻，我有一种打扰他安宁时

光的忐忑。

我对岐山面一无所知，只知道是

陕西著名的面点。尝了一口后，发现

不论是汤或面，都好吃得很，滋味酸

辣、筋韧爽口，有别于我在西安吃的

其他面点。

也不管老板搭不搭理我，我腆着脸

问他什么是岐山面？是做法不同吗？

老板放下韭菜，抬头看我一眼，

接着取下他的老花眼镜，用关中口音

的普通话，慢悠悠地告诉我什么是岐

山面。

他说，岐山面源自宝鸡市岐山

县。简单地来说，汤要符合“汪、酸、

辣、香”的特点。他特别解释“汪”，指

的是上方要有一层红油，一定要油汪

汪的。他说完这句，我看了看汤碗，确

实符合这个要点。他再说面要“薄、

筋、光”，也就是面条细长、厚薄均匀。

此刻的我像个评比人，同时比对着碗

里的面条。

他接着说起这面的历史，可溯源

到三国时期，当时诸葛亮与司马懿的

军队在岐山附近对峙，司马懿用拖延

战术，耗尽诸葛亮军队的粮食。诸葛

亮只好就地取材，以芹菜、红萝卜再

加上油醋，做成简单的汤面给士兵

吃，化解了这次危机。

老板说，他家做岐山面二十多年了。

我一边吃，一边听他滔滔不绝地

叙述。离去前，我告诉他：“面非常好

吃。”他也咧嘴笑着回应我，有别于初

时的冷淡。

我体会到的西安人情就是这样，

不是那种应酬式的送往迎来，而是像

这家小店，看似生硬冷漠，底子里却满

腔热情。

西安，有历史、有文化，还有着质

朴的人情。再见西安，我总有说不出

的欢喜。

西安的人情味儿
□吕雪萱

投稿信箱：huaxifukan@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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